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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商
業
社
會
中
，
﹁炒
作
﹂
不
是
新
鮮
事
，
作
家
炒
作
自
己
作
品

的
事
也
常
發
生
。
若
那
是
一
本
文
學
史
上
的
奇
書
，
客
觀
上
會
比
自
炒

些
平
庸
之
作
不
那
麼
令
人
反
胃
，
因
為
那
本
書
命
中
注
定
值
得
關
注
。

要
說
的
書
是
《
洛
麗
塔
》
，
由
內
地
最
權
威
的
翻
譯
出
版
社
之
一

上
海
譯
文
出
版
社
二
○
○
五
年
的
第
一
版
中
文
全
譯
本
，
該
本
到
二
○

○
八
年
已
出
到
第
十
二
版
了
。

作
者
弗
拉
基
米
爾
‧
納
博
科
夫
是
俄
國
人
，
十
月
革
命
後
流
亡
到

德
國
，
再
到
法
國
，
一
九
四
○
年
定
居
美
國
，
一
九
六
一
年
移
居
瑞
士

直
到
逝
世
。

《
洛
麗
塔
》
是
納
博
科
夫
在
一
九
五
四
年
用
英
文
完
稿
的
，
表
現

一
中
年
男
人
亨
伯
特
和
十
二
歲
少
女
洛
麗
塔
的
愛
情
故
事
。
亨
伯
特
是

個
歐
洲
混
血
兒
，
小
有
家
產
，
結
過
婚
又
離
了
婚
。
但
他
對
成
年
女
子

不
感
興
趣
，
情
有
獨
鍾
的
是
那
些
洛
麗
塔
式
的
﹁性
感
少
女
﹂
。
為
了

接
近
洛
麗
塔
，
他
甚
至
娶
了
洛
麗
塔
的
母
親
。
洛
麗
塔
的
母
親
死
後
，

他
帶
着
洛
麗
塔
旅
行
，
用
各
種
手
法
取
悅
洛
麗
塔
，
享
受
少
女
種
種
情

緒
帶
給
他
的
愉
悅
。
最
後
洛
麗
塔
愛
上
了
別
的
男
人
並
跟
他
私
奔
，
亨

伯
特
在
絕
望
和
瘋
狂
中
槍
殺
了
對
方
，
被
送
上
了
法
庭
。
小
說
用
了
亨

伯
特
向
法
庭
自
述
的
口
吻
，
在
表
現
成
年
男
子
對
少
女
的
性
幻
想
、
性

渴
求
、
性
病
態
方
面
，
用
盡
了
心
思
和
才
華
。
小
說
心
理
描
寫
細
膩
，

手
法
成
熟
出
色
，
語
言
講
究
，
富
有
文
學
感
染
力
。

《
洛
麗
塔
》
的
故
事
被
認
為
有
傷
風
化
，
多
年
來
備
受
爭
議
批
評

。
《
洛
麗
塔
》
先
後
四
次
遭
美
國
出
版
商
拒
絕
，
一
九
五
五
年
才
在
巴

黎
出
版
。
英
國
一
名
作
家
將
它
封
為
一
九
五
五
年
最
佳
小
說
之
一
，
引

起
了
評
論
界
關
注
。
六
個
月
後
，
《
洛
麗
塔
》
超
越
了
當
時
蘇
聯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得
諾
貝
爾
獎
的
《
日
瓦
戈
醫
生
》
，
在
《
紐
約
時
報
》
暢
銷

書
排
行
榜
上
名
列
第
一
。
二
○
○
一
年
，
英
國

新
聞
界
把
《
洛
麗
塔
》
選
為
二
戰
以
來
影
響
世

界
的
一
百
部
名
作
之
一
。
有
人
甚
至
把
《
洛
麗

塔
》
和
《
尤
利
西
斯
》
、
《
追
憶
逝
水
年
華
》

相
提
並
論
，
稱
它
們
為
二
十
世
紀
三
大
經
典
文

學
名
著
。

一
九
六
二
年
，
美
國
導
演
斯
坦
‧
庫
布
里

克
買
下
《
洛
麗
塔
》
的
版
權
，
拍
攝
了
電
影

《
一
樹
梨
花
壓
海
棠
》
（
來
自
蘇
東
坡
詩
，
比

喻
老
夫
少
妻
）
，
一
九
九
七
年
曾
由
其
他
導
演

重
拍
，
把
洛
麗
塔
的
年
紀
改
到
二
十
歲
。
電
影

也
曾
在
香
港
上
映
。

儘
管
《
洛
麗
塔
》
在
美
國
出
版
了
五
十
多

年
，
但
在
保
守
的
美
國
南
方
小
鎮
公
共
圖
書
館

，
今
天
仍
視
為
禁
書
，
沒

把
它
上
架
。
《
一
樹
梨
花

壓
海
棠
》
也
從
未
在
美
國

南
方
的
小
電
影
院
上
映
。

在
一
些
國
家
，
這
本
書
也

是
禁
書
。

一
九
六
四
年
，
台
灣

皇
冠
出
版
公
司
出
版
了
《
洛
麗
塔
》
的
第
一
個

中
文
版
《
羅
麗
泰
》
。
在
二
○
○
五
年
上
海
譯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其
全
譯
中
文
版
前
，
內
地
已
有

十
一
個
中
文
版
《
洛
麗
塔
》
，
但
都
不
是
完

本
。

這
本
充
滿
了
是
非
的
書
有
一
篇
很
多
小
說

都
會
有
的
﹁序
﹂
，
作
者
署
名
小
約
翰
‧
雷
博

士
。
他
在
序
文
裡
用
道
德
捍
衛
者
的
十
足
姿
態

談
論
《
洛
麗
塔
》
，
稱
男
主
人
公
﹁令
人
髮
指

，
卑
鄙
無
耻
﹂
，
把
小
說
稱
作
是
﹁一
份
精
神

病
者
的
病
歷
﹂
；
並
呼
籲
大
眾
要
﹁注
意
危
險

的
傾
向
﹂
，
﹁以
更
大
的
警
覺
和
遠
見
，
為
在

一
個
更
為
安
全
的
世
界
培
養
出
更
為
優
秀
的
一

代
人
而
作
出
努
力
﹂
。
這
樣
的
﹁序
﹂
無
疑
大
吊
讀
者
胃
口
。

然
而
，
讀
畢
全
書
再
讀
書
後
的
﹁跋
﹂
，
讀
者
才
明
白
被
作
者
徹

底
忽
悠
了
一
把
。
作
者
坦
言
小
約
翰
‧
雷
其
實
就
是
自
己
，
﹁序
﹂
也

由
自
己
炮
製
，
目
的
是
想
引
起
對
書
的
討
論
。
這
明
顯
就
是
﹁炒
作
﹂

行
為
。
在
﹁跋
﹂
裡
作
者
自
稱
是
一
名
嚴
肅
作
家
，
《
洛
麗
塔
》
經
多

年
醞
釀
構
思
而
成
。
他
劃
清
《
洛
麗
塔
》
與
色
情
文
學
的
界
線
，
並
說

小
說
有
嚴
肅
的
主
題
：
主
張
消
除
對
黑
人
的
種
族
歧
視
以
及
提
倡
無
神

論
。
而
在
﹁跋
﹂
的
最
後
一
段
，
他
用
了
詩
一
般
的
語
言
提
到
寫
作

《
洛
麗
塔
》
過
程
中
感
受
到
的
幸
福
和
溫
暖
，
表
現
了
對
小
說
明
顯
的

偏
愛
。雖

然
作
者
聲
稱
的
嚴
肅
主
題
有
點
兒
無
厘
頭
，
但
只
為
這
本
書
曾

有
過
的
故
事
，
《
洛
麗
塔
》
也
值
得
一
讀
。
何
況
作
者
和
譯
者
都
極
有

才
分
。
還
該
說
的
是
，
儘
管
小
說
題
材
疑
似
色
情
，
其
實
未
用
過
一
絲

下
流
污
穢
的
字
眼
。
有
的
評
論
家
甚
至
說
，
若
說
有
不
妥
，
那
就
是
洛

麗
塔
不
該
是
十
二
歲
。

納
博
科
夫
曾
說
：
﹁是
《
洛
麗
塔
》
有
名
，
不
是
我
。
﹂
這
位
以

俄
語
為
母
語
、
並
認
為
自
己
﹁不
得
不
丟
棄
可
以
得
心
應
手
駕
馭
的
俄

語
、
代
之
以
二
流
的
英
語
﹂
是
一
種
﹁悲
劇
﹂
的
作
家
創
造
了
一
個
英

語
新
詞
彙
：ny m

p h e t

。
劍
橋
詞
典
解
釋
為
：
﹁具
有
不
可
抗
逆
的
性
感

吸
引
力
的
十
至
十
四
歲
的
少
女
。
﹂
也
因
這
本
書
，
不
少
人
就
直
接
稱

這
類
女
孩
為
﹁洛
麗
塔
﹂
。

《
洛
麗
塔
》
因
其
作
者
，
因
其
題
材
，
因
其
爭
議
性
成
為
了
永
被

談
論
的
一
本
書
。
這
一
類
書
也
容
易
被
保
守
、
僵
化
的
社
會
輕
易
鞭
撻

而
遭
不
公
的
命
運
。
真
正
的
讀
書
人
只
有
通
過
閱
讀
和
思
考
，
才
能
對

這
本
書
作
出
公
正
的
評
價
，
維
護
文
學
的
真
義
。

認識小西兩年了。
初識伊人，是在某網絡社團

的聯誼會上，清一色的女人，從
九十後到五十後都有。

獨獨對她印象深刻。因為
─她實在太美了。

桃子型的臉上一雙迷死人的媚眼，長直髮不
燙不染，嬌小的身材玲瓏有致，像是在為桃花扇
中李香君的外號 「香扇墜」作着註解。

不獨容貌，她身上還有種發自內心的溫婉氣
質。一般來說，美人的性格具侵略性的較多。但
是她，溫和謙讓中透着隱隱的書卷氣和古典氣質
，令我想到詩經 「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聯誼會後女人們很自然的結成了一個個投契
的小團體，我與她也日益走近，時不時的一起喝
杯茶，吃個飯什麼的。

雖然上海人不作興打聽人家私生活，可是一
起玩得久了，互相還是了解起來。

她的美貌，得自於她英印混血的太祖母。而
她的良好氣質，又來自嚴格的家庭教養。

她有一個大氣的網名：西岸之東。然而她的
本名更加偉岸。每次她嬌小的身影走入我的視線
，我就會情不自禁想起她的本名，然後失笑。也
不知她父母在為女兒起名字時怎麼想的。

想像中，這樣一個嬌俏可人的女孩，應該念
個中文系英文系什麼的，平日裡讀讀王維或者雪
萊。

可是她居然畢業自同濟大學土木工程系。
某次閨蜜們聚會的飯桌上她抱怨，代表建築

局施工方和甲方談判時，對方居然以為她是個助
手實習生。作為總工程師，她非要放棄隱形眼鏡
，去配一副符合身份增添威儀的名牌眼鏡不可。

笑得我們一干人倒地不起。
然後又得知，她工作幾年後技術移民，拿到加國護照回國後，

又替早年支內的父母在上海買好房子，讓他們安享晚年。
知道她越多，對她的好感也越深。
世界上居然還有這樣的乖乖女，並且還是個能幹的美女！
有意思的是，我們那個聯誼會的女人們也大多與她和睦，誇她

美貌，親暱的喚她：小西MM。
這多是因了她討人喜歡的隨和個性。
然而，一個疑惑也浮上心頭：照她自己說的經歷，這個看上去

頂多二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難道其實已經三十出頭了不成？
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裡，我得知了她的真實年齡。原來她居然

是七十年代中生人。
而她至今獨身。
「其實我喜歡過一些男孩，可是他們不開口，我也不好上趕着

。追我的，我又沒有興趣。在加拿大也有喜歡我的當地人，可是我
不喜歡異族男人。」她說。一時渾忘了自己那不知幾分之幾的英印
血統。 「戀愛呢，也談了很多次，可總是到最後差了一口氣。男人
大約覺得我這樣的要求很高，其實我只想要一個安定的家。」

嗚呼！我為所有錯失她的男孩子扼腕！
在一次為她慶生的自助餐宴上，某文科女生口無遮攔地對她說

：美女，你也不小了，好嫁人了。你們學工科的男孩太不解風情了
，對着這樣的美女居然不敢追。你還是到文科畢業的男孩子裡
找吧。

她笑：我也很無奈啊。可是，好男人是等來的，不是找來的。
又有人出餿主意道：現在的婚姻多數短命，你又何必挑挑揀揀

？不行推倒重來嘛。
她還是笑：瞎講，哪有為離婚而結婚的。
而我知道，我們的美女小西，她依然還嚮往着 「執子之手，與

子偕老」的境界。

「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常常
將一些菜蔬寫進他的詩句中，讀來
清新質樸，情趣盎然，很自然地讓
人心中湧上一層田園的清芬與疏曠
之感。如：老屋掛籐連豆架，破瓢
舀水帶鰷魚；白菜青鹽粯子飯，瓦

壺天水菊花茶；掃來竹葉烹茶葉，劈碎松根煮菜根。
很平民又很有意境的句子，讀來真的有說不盡的詩情
畫意。那天又讀到他的一副對聯： 「一庭春雨瓢兒菜
，滿架秋風扁豆花。」平平淡淡的句子，卻一下子就
能讓人看到秋風猗兮中紫的白的清雅的扁豆花，在懨
懨的秋陽中在蕭蕭的秋風裡搖曳，看到春雨過後綠意
盈人的瓢兒菜在那裡茁壯成長，那麼生機蓬勃，那麼
鬱鬱葱葱。這樣的瓢兒菜靜靜地站在你的目光裡，由
不得你不精神一振，喜上心頭。只是一直不明白，這
瓢兒菜究竟是什麼樣的菜蔬，甚至一廂情願地將它當
成了老成之後剖開當瓢用的瓠子或葫蘆之類。

直至看到上海新民晚報 「夜光杯」副刊上的一篇

題為《塌棵菜》的文章，上面說塌棵菜 「還有塌菜、
烏塌菜、烏菜、瓢兒菜等別名」，這才明白，鄭板橋
詩中的瓢兒菜敢情就是塌菜呀！是我望文生義了。塌
菜，我老家的菜園裡多的是啊，可不就是我家冬天裡
最常用來燒菜湯的塌菜麼？確實好滋味，尤其是下霜
經雪的臘月裡，別的菜都被凍壞了，偏這塌菜不怕凍
，貼着泥土生長，越發的青蒼鮮嫩，吃在嘴裡，酥爛
，爽口，清淡，微微的還有甜味。難怪有鄉諺云 「臘
月裡青菜賽羊肉」，其實說的就是塌菜，而其得名由
來也正是因其莖葉倒下貼着地皮生長切合了一個 「塌
」字的意思。

母親還喜歡用塌菜燒菜飯，剛從菜園裡挑起的半
籃烏油油的塌菜，細細地切了，淘上二斤糯米，再剁
上兩根胡蘿蔔，一併下鍋，最好用農家的土灶來燒，
燒的全是曬乾的蒿子草、黃豆秸，在冰雪滿天的臘月
裡燒這樣一鍋菜飯，直燒得全身暖烘烘的，也是一種
享受啊。一會兒灶上就是陣陣菜飯的清香，熱騰騰的
蒸氣裊裊上升，直往人身上撲。我們急吼吼地端來粗

瓷大碗，一人一大碗，再挖上一筷子雪白的豬油拌進
菜飯當中，那飯看上去也漂亮，碧綠的菜雪白的米黃
橙橙的則是切碎的胡蘿蔔，此時油光光的堆在我們的
碗裡，一點兒下飯菜都不要，就能呼嚕呼嚕地吃上兩
大碗，撐得直不起腰來，還搶着去鏟鍋底清脆誘人的
鍋巴！

記得從前，每年大年三十兒晚上燒 「陳湯」（鄉
俗，從大年初一到初五都不許動刀子，只能吃三十兒
晚上燒好的飯菜，那一鍋菜湯就叫陳湯），母親總是
用最好的塌菜，燒上一鍋清湯，湯裡漂浮的便是碧玉
似的塌菜葉。我想用那菜湯泡飯，母親偏是不讓，說
三十兒晚上泡湯，來年就要遭雨淋呢。

今天偶然又讀到一句范成大的詩句： 「撥雪挑來
塌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濃。」這塌地菘就是塌菜，也
就是瓢兒菜。原來古人也是欣賞塌菜的呀，只是到了
陽春三月，塌菜就隱隱地有股子苦澀味，不大好吃了
。 「一庭春雨瓢兒菜」，當風景看吧，過不多久，就
會開出一庭金黃燦爛的塌菜花了。

李光耀曾指出，一
個現代化城市如果沒有
自己的文化，它將退化
成另一種第三世界的社
會。香港在回歸之前一
直處於文化積弱的狀態

，回歸以後有意學習新加坡的 「儒家特色
的現代化」，進行文化重建。這在當時有
一個大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例如亞洲 「四
小龍」的經濟發展、中國的重新崛起，以
及香港的順利回歸等。這些成就推動了
「新儒學」的復興。

文化博物館就是在這個大環境下，以
建築藝術的形式為 「新儒家」作了一個註
釋：通過回歸以儒學為核心價值的 「文化
大中華」，建立一個既有中國文化特色，
又保留現有西方制度的 「儒家資本主義」
和 「儒家現代化」。

一、現代的文廟
香港要恢復儒家文明，甚至想作 「新

儒學」的中心，然而諷刺的是，香港從古
至今根本沒有一座孔子的文廟。在香港最
普遍的是天后廟和文武廟，供奉的是菩薩
和關公。這表明一百六十多年來香港一直
是漁夫和商人之城。所以，文化博物館試
圖填補這個文化空缺，充當現代的 「文廟

」。
建造房子的基本出發點是為了使用，

並非為了藝術。但在許多情況下，建築藝
術的社會功能比建築的使用功能更加重要
，因為藝術形象可以在文化和政治上對人
民產生影響和作用。文化博物館是香港回
歸之後建成的最大的文化建築，也是香港
最大的 「民族形式」建築，它的政治和文
化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在鼓勵愛國主義精神和加強民族凝聚
力方面，儒家思想一向很有功效。因此在
香港回歸的初期，提倡 「新儒學」具有政
治和文化的原因和意義。用 「新儒家」治
理 「西化」的香港是否可行，尚需要時間
和實踐的檢驗。儒家思想在公共建築設計
上是否行得通，文化博物館現在就提供了
一個可以探討的實例。

二、金黃色屋頂
文化博物館原有三個設計方案：第一

個是北京 「皇家」宮殿式，它採用了中軸
對稱的布局，有金黃色的屋頂；第二個採
用了華南民居的風格，但建築布局是自由
和開放的；第三個方案與第二個方案的布
局一樣，但採用了西方後現代建築的風格
。這三個方案基本上反映了香港文化的布
局：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個

主要流派。
最後定下來的方案是 「中國民族形式

」。在方案的評選過程中，區域市政局主
張採用北京皇家宮殿的形式，但建築師認
為，如果完全摹仿北京的建築，那就不能
體現出新界的文化。這個理由說服了新界
的鄉紳們。原設計中的皇家 「九脊重檐屋
頂」被改為簡單的、平民化的兩面坡屋頂
，由 「民族形式」轉向 「本土形式」。

雖然是平民的屋頂，但卻使用了皇家
的金黃色琉璃瓦。有帝王之尊的大屋頂象
徵着建築的 「正統」、 「正宗」和官方的
文化地位及身份。 「王道」和 「儒道」本
來就分不開。傳統觀念往往就在這種無聲
的建築語言中表現出來。

以傳統建築的形式作為文化博物館的
設計主體，這本是一個形式符合內容的好
構思，但由於選用了民居的式樣，卻配上
帝王的尺度，單純地把傳統建築的尺度放
大了許多倍，因而失去了建築與人、建築
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比例和關係。這反映出
香港建築師對民族和本土建築文化缺乏認
識的情況。

設計中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四合
院」之 「院」。首先，由於庭院更像一個
「四合天井」，令視覺受到阻擋，因而顯

得很封閉。第二，庭院與展覽廳之間缺少
一個像四合院外廊那種散漫的、過渡的空
間。第三，屋頂上的 「四合院」失去了它
與土地和自然的直接聯繫，也就失去了它
原本的意義。實際上，這個庭院是一個受
管制的空間，對遊客只提供兩個最基本的
出入口，四周是封閉的玻璃窗、光滑的馬
賽克以及監視器的鏡頭，把庭院變成了一
座讓人觀看（監視）的魚缸。因此它是一
個缺少人氣的、冷漠的、死沉沉的空間。

在環境設計方面也有三個問題：第一
，博物館未能利用群體建築的有利條件創
造出一個積極的外部空間，而是設計成一
座孤立的、自我為中心的建築和一個消極
的外部空間。第二，由於展覽廳需要避免
直射的自然光，於是建築師乾脆把博物館
的外牆做成無窗的大面積實體，結果整個
建築看上去像一座封閉的城堡，缺乏與環
境的溝通，未能體現公共建築的開放性。
第三，作為公共文化建築，它既缺少吸引
公眾活動的室外場所，又缺少連接周邊社
區的過渡空間。

建築的總體規劃由於要遷就 「四合院
」的方位和風水布局，因此未能充分利用
地形，造成入口前面的場地顯得局促。好

在建築師設計了架空的底層，提供了一個
過渡的半開敞空間，緩和了入口人流的壓
力。

三、風水與竹子
從建築藝術的角度評價，文化博物館

是一個缺乏創意的平庸作品。它未能夠為
中國傳統建築的現代化開拓出新的道路，
既沒有使中國建築的傳統得到發揚，也沒
有達到 「民族形式」建築在歷史上的基本
水平。由於藝術上的失敗，它在政治和文
化上的影響力也因而減弱。

文化博物館的設計並不是孤立的藝術
現象。在同時期有一個 「香港學派」即提
出了 「中國文化為本，外來文化為實」的
理論，這與博物館的設計理念是相呼應的
。這種觀念使今天的本土知識分子不能深
入反思歷史，只能讓 「民族形式」成為
「西化」上的一層脂粉，卻無力反抗原有

的西方殖民主義文化，也無力拒絕西方的
全球化資本主義文化。

這是一個令香港知識分子困惑的問題
。香港的文化早已不是（甚至從來不是）
「中學為體」，而且不可能再回到以中國

傳統文化為本的框架。更何況那個框架現
在已經不存在了。在現階段，對於香港文
化有沒有必要強調哪種文化為 「體」，哪
種文化為 「用」？

從歷史上看，雖然香港存在着殖民文
化的霸權，但從來沒有被一種文化絕對壟
斷，一直以來都是 「雜盤西化」、 「雜盤
中化」。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經
過一個半世紀的碰撞和融合，逐漸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例如，滙豐
銀行總部雖然是一座高科技的大樓，但英
國建築師在設計中吸取和體現了中國的
「風水」；再例如貝聿銘以 「竹子」為意

念創作的摩天大樓，既是現代的，也是中
國的，因而成為香港的文化地標。

在大中華區域中，香港是實行西化和
現代化的先鋒。雖然存在儒家文化大環境
中，但並不是它的核心，而是邊緣。把香
港取得的成就與其歸於西方文化受到 「儒
化」的結果，倒不如說，以西方文化的他
山之石，攻己儒家文化之玉，突破了傳統
的局限。從根本上講，香港的發展目標是
從儒家文化走向現代化，而不是把現代化
「儒化」。

董建華在文化博物館開幕辭中坦率和
尖銳地指出： 「雖然香港已有不少頗具規
模也有一定特色的博物館」，但是 「我們
的博物館還沒有任何一間可以稱得上是世
界級的。這與我們要把香港建設為一個國
際文化大都會的目標是不相稱的。」

這段話對於香港建築同樣適用。它也
是有規模，但文化水準與世界級文化大都
會相比尚有很大距離。這是香港建築師的
遺憾，但也是機會，更是我們不能迴避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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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炒的奇書：《洛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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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現代化的文廟
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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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朱
秀
坤

海南歷史上唯一的探花 許 揚

自從踏進婚姻的門檻，就再也沒見老公給
我送過玫瑰花。相反，成天對我是橫挑鼻子豎
挑眼的，不是嫌我嘮叨，就是說我缺少情趣。
有人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看來這話不假。

倍感失落的我瘋狂地愛上了看韓劇，從
《看了又看》到《浪漫滿屋》……每部電視劇

我都一集不漏的仔細看完，劇中一個個為了愛情執著、勇敢的少男
少女，一個個浪漫溫馨的瞬間，讓我無不為之動容。有時看到精彩
處，我便想感化一下老公，拉他陪我一起看。不到三分鐘，老公就
皺起了眉頭。 「生活不是電視劇，過日子用得着這些嗎？」說完，
老公鑽進書房，撂下我一個人失落地坐在電視機前。

情人節前夕，我不動聲色的觀察了幾天，看他沒有一丁點要買
玫瑰的意圖。於是在情人節那天清晨，我撂下一句話： 「下班回來
如果不帶玫瑰花，休想我給你開門！」這榆木疙瘩，不挑明了，不
會主動給我一份驚喜的。一天的時間裡，我都在甜蜜的幻想，他會
給我買幾朵火紅的玫瑰？說不定還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終於捱到門鈴響起，我滿心希望的打開門，結果差點站不住：
他竟拎着一個蛋糕回來了，氣得我甩手進了臥室。老公跟在身後叫
， 「老婆，別生氣，有玫瑰呢！」聽說有玫瑰，我的內心又燃起了
一絲希望。回頭一看，只見他拿開蛋糕盒蓋，十一朵紅紅的玫瑰遍
布在蛋糕之上。搞了半天，這傢伙 「偷工減料」，弄了幾枝奶油玫
瑰來敷衍我。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公看來是無可救藥了。

憋着一肚子氣，我進廚房做晚餐，腦子裡閃過一幕幕電視劇中
的場面。突然，劇烈的疼痛將我從幻想中拉回，我慘叫一聲，摀住
捂了手指，刀 「啪」地一聲掉砧板地上。老公聞聲急忙跑進來，一
把捏住流血的傷口，拉着我到樓下的診所包紮。回到家，老公笨笨
地繫上圍裙鑽進了廚房，不一會，廚房裡鍋勺亂響，老公不時地大
聲叫嚷： 「老婆，這萵苣放幾勺鹽？」 「老婆，這湯裡要不要放醋
啊？」看着他大呼小叫的樣子，我直想笑。夜裡，老公站在廚房裡
洗碗，一邊說， 「老婆，以後這家務活，也要分一部分老公我來做
啊！」看他笨拙地擦着碗盤，一股從未有過的溫馨迅速將我包圍。

原來，生活不是電視劇，即便是平淡的生活，只有用心品味，
也能發現它的美好。

生活不是電視劇
郭克秀

香港文化博物館 方 元攝


